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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节气来得性急了点。这不，
立冬的大幕将启未启之际，这场首秀的
雪翩然而来，让人猝不及防。搁在往常，
不说立冬下雪，就是大雪小雪都过了，还
不见丁点雪的影子。这么早的冬雪还真
是少见。

这雪并非全无矜持之态，犹抱琵琶
半遮粉面，金莲碎步盈盈而来。开始只
是小雨点零零星星洒落，继而越来越
密。夹杂着不知是雪粒还是雪花，随着
雨点一起落地，慢慢融化。行道树悬铃
木叶子还在陆陆续续打着旋悠悠下落，
像飞倦了的鸟，静静地卧着。就连道旁
河岸那娇贵的柳树叶子也只是掉落了
一小部分，半个月的霜降严寒并未扫光
荡净婀娜的枝条。村庄里的泡桐树，宽
大的叶子依然直愣愣地伸展，呈现出一
派老绿色，底气十足。那些柿树虽然叶

子被横扫落光，但挂满枝头的柿子却成
极美的风景，红得夺目，红得妖娆甚至
有些惊艳，让这雨夹雪稍稍滋润倒多些
娇羞之色。

绿植盆景仿佛格外新鲜，绿意盎
然。后园的菊花正处于盛花期，明黄灿
烂的金色，像极了一抹阳光洒向了眼眸，
心里暖暖的。菊花品种繁多，我偏爱黄
色类系。远处的野菊细碎的花朵，野性
十分可人，一簇簇一丛丛，像撒满了细细
碎碎的金星，又像令人怦然心动的张张
笑脸。空气温润，一阵阵暗香氤氲而来，
菊花一点也不张扬，难怪有一种谦逊叫
人淡如菊。

好雪知时节，瑞雪兆丰年。北国大地
“胡天八月即飞雪”，比起北地朔方，眼前
这雪正逢其时，应景的意味颇浓，心里却
满是美滋滋的甜蜜。午后一直都是小雨
小雪花洒着飘着，不经意已经是晚上八点
多了。出于好奇，出门走走。出了巷子来
到主街道，路灯下，雪花格外密集，纷纷扬
扬，活泼泼的，像一群可爱的精灵追逐嬉
闹，丝毫不知疲倦。走过绿化带、道旁树，
传来高高低低的落雪声，幽静而喧闹。市
井喧嚣声已然化为乌有，唯余天籁之音，
滑过耳膜和心田。行人车辆十分稀少，雪
花飞舞，眼前一派迷离。

记得小时候的冬天，下雪之前，总会
刮大风，冷且硬，差不多是在晚上。天黑
漆漆的，刺骨的冷风呜呜地怪叫着，像是
无数的野兽在嚎叫。木格子的窗户糊着
白光纸，咆哮的大风撕破窗户纸，把冷气
一阵阵送进来。我们就在惴惴不安中进
入梦乡。到第二天早晨，刚睁开眼发现
原先昏暗的屋子一下子变得亮堂了，似
乎有些刺眼，才发现是外面的雪光映照
的结果。于是好奇地探起身子向窗外张
望，好美的雪景！再也睡不着了，赶紧爬
起来到外面看雪。

光秃秃的树不再丑陋，枝干上积着
毛茸茸的雪，像穿上了暖融融的素色大
衣，雍容华贵，仪态万方。“忽如一夜春
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当是极生动的
写照。远近高低，粉妆玉砌般，整个山
村成了冰清玉洁的童话世界，只觉得全
身及五脏六腑像是被彻彻底底淘洗过，
暖暖的，舒服极了。勤快的婶婶叔叔们
早已经挥舞着大扫帚，打扫着自家门前
和通向大路的积雪。我实在不忍心立
即扫掉这新鲜可爱的初雪，希望它长留
身边，永远陪伴。

而眼前，毕竟是初雪，地面上并没有
存留雪花，只是湿漉漉的一片。车顶上、
屋面上、绿化带、高低树上，远处林梢静

卧着厚厚的雪，像初生的处子，干净纯
粹，晶莹剔透。菜地上，青的菜蔬，红的
辣椒，与白雪交相辉映，烟火味中不失浪
漫。蓝天如洗，多种色彩产生出巨大的
视角反差，实在是冬天独有的美。看看
挂满枝头的红柿子，红的柿果，白的雪，
苍褐虬枝，画面感十分动人。金菊怒放，
嫩黄里镶嵌着白雪，刚柔兼济，折射出一
团团暖。真的，落雪的冬天太有情调。

年年雪落，毕竟不再是童少时代的
雪，看雪之人不再如雪之晶莹。其实，有
多少美好的东西已经渐渐淡出我们的视
野？时光飞逝，生命沧桑，被生活囚禁，被
命运流放，有几多看似浮华的赘物加重了
身心的负载，前行艰难，亦步亦趋。岁月
荏苒，春去冬回，一次次的雪落，一遍遍洗
礼着身心，何时，还能回到当初的来时？

也许这些美丽的生命会给人间带来
灾难，就像早些时候南方雨雪冰冻造成
重大经济损失一样。高速受阻封闭停
运，农作物冻坏，生活节奏被打乱……雨
雪本身并无过错，错的只有人类自己。
人类的非分贪婪，放纵掳掠，导演了一幕
幕的气象惨剧，我们能诅咒那些可爱的
雨雪吗？雨也好雪也罢，为人类当了多
少回替罪羊？

我只知道，雪来了，很美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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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新街是条老街，和所有令人着
迷的老街一样，充满生活的气息。

工作的地方在西岗楼，和北新街
搭边儿，这就有了每天和这条老街有
心无心交往的机会。有心的时候，自
是要在这条街上找一个吃饭、理发的
去处。无心的时候，也就是匆匆走
过。街景是别人的，我是街景里的匆
匆过客。但也有融入街景的时候，比
如掂着空荡荡的肚子，去北新街找一
家果腹的老店。这样的时候，也并未
完全从生活里，细枝末节的事情当中
抽身出来。急匆匆往中心广场去找些
吃的，囫囵吞咽下一碗黏面，又急匆匆
消失在人海茫茫的街道。

这时候的街道，也就是一个填饱肚
子的去处。

但也有不是的时候。比如遇见了
一个在脖颈上挂了一个铁水壶的大胖
小子，在一路捡拾着落叶。一路上的
行人都行色匆匆，无暇顾及他物。只
有这个胖男孩，一个人在拾落叶。他
身旁跟着的母亲，手里已拿了一簇风
干了的黄树叶。

这时候的街道，满足了我看热闹的
心愿。但仅仅是看看热闹？我抬了抬
头——北新街的梧桐叶黄了！

无数次走过北新街，从来都没有
慢下过脚步。这时候的街道，只是串
联生活里的几件事务的线索。但今天
不一样了，因为有一个胖男孩在捡拾
梧桐叶。

我三十而立了，我还能不能弯腰
去捡一片一无所用的梧桐叶，夹在书
里当书签？或是拿在手里，当作迎风
起舞的风车？

晌午的日光，透过梧桐树褪了树
皮突兀着的白皙树干，轻柔地打在青砖
铺就的街道上。树干上的梧桐叶，一片
绿，一片黄，又一片红。绿是梧桐叶的
本色，黄是梧桐叶生命的余烬，红是梧
桐叶的生命在燃烧。两排古苍的梧桐
树，两行黄红相间的焰火，让冬日的街
道上充斥着阵阵暖意。

北新街上有着浓郁的生活气息，那
让人迷恋的生活气息，让那经历了初冬
酷寒肃杀过的梧桐叶，流露出更多让人
心头一暖的烟火味道。

我没有去问那个小男孩为什么要
去捡拾梧桐叶。我走在街道上，一定是
为了什么。有必要让实用为美的美学观，去打扰一个一直沉浸在和大
自然无忧无虑地，做着捡拾梧桐叶的游戏的孩子吗？

但，我们走在街道上终究是要问为什么？如果要问，我觉得那个胖
小孩，教给我一个很好的答案——因为，北新街的梧桐叶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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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云山是小城四周较高的山峰之一，也是赏
云海和观日出的最佳地点。

一个酷暑的周末午后，好友小波邀我到戴云
山庄小聚，在山庄院子南边用望远镜细观小城，找
自己的小窝，回想20年来自己在这座小城各个角
落的往事，穿越了时间的界限，回味着曾经的年少
轻狂和艰辛岁月。看腻了坐上秋千，蜷缩在摇动
的节律中，慵懒在光阴的旮旯，享受着微风的凉
爽，眯上眼听松涛想美事，伴随着蝉鸣鸟叫竟不知
不觉睡着了。吃过晚饭意犹未尽，从小在山里长
大的我在这高山之上，觉得神清气爽心旷神怡，继
续欣赏清风明月。

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每年四季多次和不同的
人去感受不同的风景和心境，甚至连招呼亲朋好
友、休闲娱乐、教育晚辈都不怕跑这十数八里的山
路，放在戴云山上，仿佛那里就是我的厨房客厅书
房。后来，随着自己车技的提高、工作压力的增
大，一有时间我就去上戴云山，去听松涛、赏美景、
观云海、看日出、登高塔、瞰小城。

那年端午节，相约上山采艾叶，天麻麻亮已
爬到戴云山巅那云朵状的大石柱上。群峰如同
海中礁石，在云海波涛中岿然不动，遥望西北，
仙娥湖上空云海茫茫，层次分明，辽阔壮美；龙
王庙之地群山宛如海上仙岛，若隐若现；俯瞰东
方，黄沙岭上流云如壶口瀑布，飞流直下，动感
十足；放眼南边，厚厚的一层雾气笼罩在城市上
空，州城如梦如幻，增添了几分神秘莫测的仙
气。待到旭日缓出，光芒万丈照耀在崇山峻岭
间，万顷云涛奔涌在层峦叠嶂里，如絮的云海被
阳光播洒成金黄色，如同金色浪花，美不胜收。

一切不快随云朵飘散而逝去，会当凌云顶的感
觉一下子开阔了视野，壮大了胸怀。回来路上
在半山腰又被云海包围，连雾灯也不起作用，云
雾将我们拥入怀中挽留，盛情难却下不得不下
车与其来个亲密接触。激动得我又是拍照又是
录像，在朋友圈、家庭群里分享，完全忘记了会
惊醒尚在假日睡梦中的亲人们，完全忘记了会
给没有上山的朋友们留下遗憾，从而落下了不
少埋怨。

今年中秋节，五点不到即被召唤，一骨碌爬
起来坐上摩托车，在黄沙岭底即觉得寒风刺骨，
幸好好友后备厢有冲锋衣，匆匆穿好上山，来到
山巅那云朵状的大石柱上时，不足十平方米之
地早已人满为患。三脚架上的长枪短炮挡住了
去路，笑脸替代了声音，用冬装包裹着的几名驴
友，竟是凌晨三点多带着无人机守候在此，拍云
海日出的胜景。返程中，在半山腰的光伏电站
边回望州城，棉絮状的云瀑如滔天的洪水自西
向东倾泻于黄沙岭的山谷沟梁，奔涌如潮，气势
磅礴。日出三竿，小城在脚下清晰可见，整个山
脉阴阳界限明显，红叶绿树，金光白云，宛若仙
境，美不胜收。

矗立在山巅，我曾尽情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观看云海流动的波澜壮阔；在寂静的小院，我曾
感悟岁月、放飞心灵，享受自然带来的闲适清
欢。跳出了世故困扰，抛开了琐事之累，以欣赏
的眼光来看，好坏皆风景，这一趟一趟的来来往
往，收获着大自然的灵气和精华，吸取着不同人
的长处和优点，使我受益匪浅。这，也许就是我
爱上戴云山的原因吧！

爱 上 戴 云 山
朱建志

多年后，再次见到野棉花，是在丰北河。
由于包扶村的更换，我们从杏坪镇中山村转移到了营盘镇的丰北

河村。丰北河是一个离长安颇近的村庄，但是却离所辖的柞水县城较
远，据当地人说，从丰北河到长安，只有二十多公里，翻过一座山梁即
到，但到柞水县城，却有五十多公里的路程。在此后的日子里，我的脚
将会不断地踏进丰北河村。

今天是我第二次来到丰北河。第一次是个雨天，行色匆匆，我只顾
赶路，没来得及端详丰北河，也因为彼时丰北河的秋天是青涩的，尚未
到热烈奔放之际。

而这次来，丰北河已是满山红遍，遍地金黄，像一片熟透了的红高粱
地，天很高很高，云很白很白，天地之间是如此的广阔与无垠。玉米已经
挂上了房檐，大豆正在秋阳下“噼里啪啦”地晒暖暖，几头牛在河滩上悠
闲地吃着草，有年轻的农人开着拖拉机头在田间犁地，一些鸟雀在红彤
彤的柿子树间飞来飞去，一丛一丛的芦苇在微风中摇曳，闪着粼粼的白
光，两棵粗壮的白杨像是岁月老人，傲岸地立在路旁，慈祥而满足地俯瞰
着这一切。盛秋是如此的丰饶，如此的壮美，如此的让人心旷神怡。

一团耀眼的白闪过我的眼前，一种熟悉感浮上心头，野棉花，我一声惊
叫。于是，便有很多的野棉花陆续地出现在我的眼前，一枝枝，一丛丛，一
簇簇，它们不断地出现在半坡上，山坳间，崖嘴上，甚至是道路的两旁，像是
调皮的男孩和女孩，嬉戏在阳光下，又像是被人用竹竿挑起的一团一团莹
白的雪，或者是一团棉花糖，以一种圣洁与雪白装点着天高地远的秋天。

有过农村生活经历的人，大都见过野棉花，但在城市里长大的孩
子，他们可能完全不知道野棉花为何物。棉花有两种，一种是田野里种
植的棉花，一种便是山野里生长的野棉花，之所以叫它野棉花，就是因
为它自己生，自己长，自己凋零。山野里的棉花，只有在生活艰苦的年
月，它才能真正起到一株棉花应有的作用。

我的幼年是在农村生活的。那时，一到秋天，母亲便会带着我们去山
坡上采摘野棉花，以供我们过冬御寒。母亲将采摘回来的野棉花细细地择
净，给我们做棉衣、棉鞋，还给我们做成拢手的棉手套。这样的日子，我们
总会兴高采烈，欢天喜地，大的背上背篓，小的提上竹篮，随着母亲一起，
笑语连天地走进秋天。我们轻轻地、小心翼翼地，将手伸向那一朵一朵
雪白的野棉花，因为野棉花很轻很绵软，一不小心，它将会被摇落，像蒲
公英一样飘落于周围的杂草中。竹篮装满了，母亲便将篮子里的野棉花
倒进背篓，那雪白的花朵便在背篓里一点一点堆积，越来越多，直到将背
篓和竹篮填满，再也装不下了，母亲满足地说：“孩子们，我们回家吧！”我
们便背的背，提的提，随着母亲欢蹦乱跳地回家了，母亲背着棉花的脚步
格外轻盈，像是背着我们一冬的幸福，我们便因这野棉花而心生暖意，似
乎整个冬天再也不寒冷，生活便生出了很多的伸手可摘的希望。

多年后，我们再也不用靠野棉花过冬取暖，野棉花淡出了我的生活
和视线，各种琐事的忙碌让我再也无暇想起。今天，野棉花突然出现在
我的面前，我的记忆再次复苏，回到从前，回到母亲陪伴的温暖时光。
野棉花似乎始终是倔强的、顽强的，无论是风霜重重的秋天，还有阳光
灿烂的秋天，它一直在绽放，而且越来越多，多得让人不能忽视。

这让我想到了驻村工作队，想到了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扎根基
层的工作干部，他们如何不似这野棉花，分布在祖国的山川大地，分布
在基层的角角落落，将温暖和希望送进每一个家庭。

一阵风儿吹过，野棉花纷纷飘落，它的种子也从不同的角度扑向大
地。想必，在来年，又会生出许多新芽，长出更多的野棉花，装点着山
川，装点着大地。在阳光雨露的滋润下，爱的种子一定会生根发芽，相
信地处秦岭山中美丽的丰北河村定会越来越好，成为一个别样的世外
桃源，人间赋闲和养生的清幽之地。

野 棉 花
徐祯霞

商
洛
山

商
洛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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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头摄影 宋奇瑞

假如我是一片新叶
我绝不会过于迫切
慢慢舒展 轻轻泛绿
感恩沐浴我的春雨
更感谢滋养我的冬雪

假如我是一片绿叶
我绝不辜负美好的季节
默默蓄能 静静生长
为根系提供养料
让花朵更艳丽

假如我是一片黄叶
我绝不悲伤这场离别
淡淡挥手 早早准备
为枝干遮掩秋霜
赋予果实最甘甜的汁液

假如我是一片落叶
我绝不和宿命纠结
相聚是缘 分手是命
至少这棵树知道我曾经来过
那场雨曾和我吟风诵月

只要四季接续不断
我们自会生生不息
那么 即便这世界上
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
谁又能说清五千年后
那片在风中摇曳的叶子
筋脉里根系间澎湃跳动的
不是五千年前
我滚烫的血

假

如

我

是

一

片

叶

方

圆


